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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和田市沙尘气溶胶浓度及粒径分布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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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沙尘气溶胶不仅影响天气和气候，而且对海洋生态及全球物质循环具有重要的作用。塔克拉玛干沙漠作为我国和

东亚地区重要的沙尘气溶胶源区，其西南缘和田市沙尘气溶胶浓度及粒径分布特征尚不明确，将不利于该区域沙尘气

溶胶远距离输送和沉降的机理研究。因此，本文利用粒子分级采样仪，通过对和田市不同天气（晴天、浮尘、扬沙天

气）下沙尘气溶胶浓度及粒径分布特征的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晴天，0.1～2.5 μm、2.5～10 μm、10～20 μm的沙

尘气溶胶浓度平均为2612、1059.3、126 μg/m3，分别占68.8%、27.9%、3.3%；浮尘天气，0.1～2.5 μm、2.5～10 μm、

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平均为6273、1403、139 μg/m3，分别占79.6%、17.8%、2.5%；扬沙天气，0.1～2.5 μm、

2.5～10 μm、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平均为7135、2108、315 μg/m3，分别占74.6%、22%、3.3%。2）晴天、浮

尘、扬沙天气0.1～2.5 μm、2.5～1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夜间均高于白天；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仅在晴天时夜

间高于白天，浮尘和扬沙天气则是白天高于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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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st aerosols not only affect weather and climate, but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rine ecology and global material 
circulation. The Taklimakan Desert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dust aerosols in my country and East Asia. The concentration and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ust aerosols in the southwestern margin of Hotan City are still unclear,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tudy of the mechanism of dust aerosol transport and deposition in this reg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uses the 
particle classification sampler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ust aerosol concentration and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weather (sunny, floating dust, blowing sand) in Hotan City, a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obtained: (1) On sunny 
days, the average dust aerosol concentrations of 0.1−2.5 μm, 2.5−10 μm, and 10−20 μm are 2612, 1059.3, and 126 μg/m3, 
accounting for 68.8%, 27.9%, and 3.3% respectively; floating dust, the average dust aerosol concentrations of 0.1−2.5 μm, 2.5−10 
μm, and 10−20 μm are 6273, 1403, and 139 μg/m3, accounting for 79.6%, 17.8%, and 2.5% respectively; blowing sand, the 
average dust aerosol concentrations of 0.1−2.5 μm, 2.5−10 μm, and 10−20 μm are 7135, 2108, and 315 μg/m3, accounting for 
74.6%, 22%, and 3.3% respectively. (2) In Sunny days, floating dust and blowing sand weather, the concentrations of dust aerosol 
of 0.1−2.5 μm and 2.5−10 μm at night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daytime. The concentration of dust aerosol of 10−20 μm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daytime only in sunny days, while that of floating dust and sand-blowing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nighttime.
Keywords: Hotan City, dust aeroso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0	 引言0	 引言
沙尘气溶胶是全球气溶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占比最大，全球每年释放的沙尘气溶胶约为

1000～4000 Tg[1-5]
，其对大气环流模式和地球系统有

着重大影响
[6-7]

。沙尘气溶胶通过许多物理、化学和生

物过程来影响地球系统
[8]
，例如，能够削弱到达地面

的太阳辐射，导致地表降温
[9-10]

；还可作为云凝结核

（CCN）和冰核（IN），改变云的微物理过程和云的辐

射特征
[11-12]

。同时，沙尘气溶胶能够改变雪和冰的地

表反照率，其远距离输送是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

重要途径，沙尘粒子被卷入大气中，并随着高空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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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游陆地及海洋地区远距离输送，为海洋地区带去

了大量营养元素和微量元素，影响大气和海洋的碳交

换
[13-15]

。此外，沙尘气溶胶会导致能见度降低，对人

类的健康造成危害并且会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
[16-19]

。

沙尘气溶胶浓度及粒径尺度影响大气中的散射和

吸收辐射以及物理、化学和生物相互作用，并且是决

定沙尘气溶胶在大气的停留时间和远距离输送的重要

影响因子
[20-25]

。相关学者研究了粉尘颗粒大小、化学

和形态的不确定性对光学和辐射特性的影响，这些研

究包括颗粒非球形、粒径和折射率变异性等对粉尘垂

直分布和输运机制的影响
[26-29]

。然而，释放的沙尘气

溶胶的浓度及粒径分布特征尚不明确并且很难得到持

续连贯的观测，因此，沙尘气溶胶对于大气的影响仍

不明确
[30]

。被释放到大气中的沙尘气溶胶，尤其是直

径小于20 μm的沙尘气溶胶，由于其在大气中悬浮时

间较长，可以实现远距离的输送，因而现在的研究更

多的集中在对于PM20的研究。

塔克拉玛干沙漠作为我国和东亚地区重要的沙尘

气溶胶源区
[31-34]

，但该区域沙尘气溶胶浓度及粒径分

布特征尚不清楚，将不利于该区域沙尘气溶胶远距离

输送和沉降的机理研究，因此，本文以塔里木盆地南

缘和田市城区作为研究区，利用2019年夏季对和田市

空气中沙尘气溶胶浓度和粒径的连续观测资料，在不

考虑周围气象要素的条件下，分析其不同天气条件下

（晴天、浮尘、扬沙天气）沙尘气溶胶浓度及粒径分布

特征，为科学评估区域沙尘起沙能力，完善沙尘暴预

报模式以及治理全球环境空气质量、全球沙源分布等

奠定基础。

1	 数据和方法1	 数据和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1.1	 研究区概况
新疆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生态环境

比较恶劣，风沙天气灾害严重，是我国沙尘暴灾害严

重区域之一。由于受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影响，塔里木

盆地南缘是沙尘天气高发区域
[35-37]

，许多地区的年沙

尘天气日数在100 d以上，和田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

漠西南缘，南邻昆仑山，西抵喀拉昆仑山和帕米尔高

原，东北为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五大沙尘

暴多发区之一（图1）。该区域属干旱荒漠性气候，气

候干旱，降水稀少，年均降水量为35 mm，年均蒸发

量高达2480 mm。大风天气较多，沙尘暴发生频繁，

每年浮尘天气 220 d以上，其中沙尘暴天气在60 d左
右，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经济发展。

1.2	 观测方法1.2	 观测方法
本文采用的粒子分级采样仪为美国加利福尼亚仪

器公司（California Ins. Co.）生产的PC-2HX，该仪器是

利用惯性冲击原理和低压撞击技术按照粒径大小分级

采集颗粒物样品，然后根据石英晶体微天平（QCM）

电子传感器实时测量空气中的颗粒物的浓度。采样过

程中，将气泵连接处抽气管的另一端安放在10米楼楼

顶位置，气泵通过抽气管将外界的空气抽进仪器内，

首先经过干燥处理，按照图2将空气内的沙尘粒子按

照粒径大小分十级（0.10～0.16 μm、0.16～0.30 μm、

0.30～0.45 μm、0.45～0.70 μm、0.70～1.4  μm、

1.4～2.5 μm、2.5～4.0 μm、4.0～7.0 μm、7.0～10.0 μm和 
10.0～20.0 μm）过滤，沉降在每一级的石英晶片上，

使晶片原有的振动频率发生改变，改变的振动频率大

小与晶片负载的沙尘质量有关，当任意一级晶片的振

动频率改变达到阈值dF时，该次采样过程结束，通过

与电脑连接可以将数据自动输出。由于仪器采样频率

阈值dF设置的不同以及环境中沙尘质量浓度不同的

影响，每一次采样的时长均不同，如果采样时长过短

（低于100 s）说明dF偏低，此组数据被剔除，降低dF
的取值重新采样；如果采样时长（超过1000 s）过长说

明dF偏高或者环境中的PM10浓度过高，此组数据被剔

除，提高dF的取值重新采样。

从环境质量角度，本文将粒子分级采样仪采集的

十级粒径区间按粒径大小划分为3个区间段，分别为

0.1～2.5 μm、2.5～10 μm、10～20 μm，且0.1～2.5 μm的

沙尘气溶胶代表空气中相对细小的颗粒，2.5～10 μm
代表中等颗粒，10～20 μm代表相对较粗的颗粒。

根据《地面气象观测规范》，晴天是指天空中没

有云或云很少，总云量不到3成；浮尘的尘粒细小，多

属于空气动力学直径≤10 μm的颗粒物，浮尘发生时

尘土和细沙均匀地浮游在空中，空气浑浊，风速不是

很高，空气水平能见度＜10 km；扬沙一般是由于风的

图1  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Fig. 1  Location diagram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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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将地面裸露的尘土吹起，使空气相当浑浊，且水

平能见度在1～10 km内的天气现象。本文观测日期为

2019年7月24日—8月4日，通过和田市气象局对天气

现象的记录，我们选取7月24日、25日，8月2日、4日为

晴天；7月29、30、31日为浮尘天气；7月26、27、28日为

扬沙天气；8月1日、3日因观测仪器供电出现故障，缺

测数据较多，故将其数据剔除。

(a) 

(b) 

图2  粒子分级采样仪的分级采样和泵（a）及粒子分级采样仪（b） 
Fig. 2  Classification sampling and pump of particle 
classification sampler (a) and particle classification 

sampler (b)

2	 结果2	 结果
图3是晴天天气下0.1～2.5 μm、2.5～10 μm、

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分布，由图可知，空气

中粒径在0.1～2.5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最高，总计

5146×102 μg/m3，平均为2612 μg/m3，占68.8%，峰值

出现在7月25日11：50，为4970 μg/m3，最小值出现在7
月24日18：25，为990 μg/m3，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约

5倍；粒径在2.5～1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次之，总计

2087×102 μg/m3，平均为1059.3 μg/m3，占27.9%，峰

值出现在8月4日02：54，为5500 μg/m3，最小值出现

在7月25日11：24，为210 μg/m3，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

约26.2倍；粒径在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最少，

总计2491.2×10 μg/m3，平均为126 μg/m3，仅占3.3%。

这说明晴天天气下，空气中粒径在0.1～2.5 μm的沙尘

气溶胶浓度最高，分别较2.5～10 μm、10～20 μm的沙

尘气溶胶浓度多59.4%、95.2%。这较李汉林等
[38]

在帕

米尔高原东部得出的PM10和PM2.5浓度值大，这可能与

帕米尔高原海拔高，沙尘气溶胶难以攀升，且夏季大

气环境容量较大有关。

图4浮尘天气下0 . 1～2 . 5  μ m、2 . 5～1 0  μ m、

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分布，由图可知，空气

中粒径在0.1～2.5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最高，总计

1926×103 μg/m3，平均为6273 μg/m3，占79.6%，峰值

出现在7月29日02：07，为1619×10 μg/m3，最小值出

现在7月29日20：02，为1418 μg/m3，最大值与最小值

相差约11.4倍；粒径在2.5～1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

次之，总计4307×102 μg/m3，平均为1403 μg/m3，占

17.8%，峰值出现在7月30日23：27，为6464 μg/m3，

最小值出现在7月30日15：50，为168 μg/m3，最大值

与最小值相差约38.5倍；粒径在10～20 μm的沙尘气

溶胶粒子浓度最少，总计6134×10 μg/m3，平均为

139 μg/m3，仅占2.5%，峰值出现在7月31日01：14，

图3  晴天天气下不同粒径沙尘气溶胶浓度分布 
Fig. 3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of dust aerosol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sizes under sunny weather

图4  浮尘天气下不同粒径沙尘气溶胶浓度分布 
Fig. 4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of dust aerosols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sizes in floating dust 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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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864 μg/m3；这说明浮尘天气下，粒径在0.1～2.5 μm
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最高，分别较 2 . 5～ 1 0  μ m、

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多77.6%、96.8%。

图5是扬沙天气下0.1～2.5 μm、2.5～10 μm、

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布，由图可知，空气

中粒径在0.1～2.5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最高，总计

2012×103 μg/m3，平均为7135 μg/m3，占74.6%，峰值

出现在7月26日19：05，为2018×10 μg/m3，最小值出

现在7月28日20：30，为2388 μg/m3，两者相差约8.5
倍；粒径在2.5～1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次之，总计

5946×102 μg/m3，平均为2108 μg/m3，占22.0%，峰

值出现在7月27日23：30，为9002 μg/m3，最小值出

现在7月27日14：09，为198 μg/m3，两者相差约45.5
倍；粒径在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最少，总计

8875×10 μg/m3，平均为315 μg/m3，仅占3.3%，峰值

出现在7月26日20：34，为910 μg/m3；这说明扬沙天气

下，粒径在0.1～2.5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最高，比

较2.5～10 μm、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多70.4%、

95.6%，这较德州市
[39]

、西安市
[40]

、北京市
[41]

空气中

大气污染物浓度高，这主要是因为和田市位于塔克拉

玛干沙漠边缘，遇到沙尘天气：可以将沙漠里的沙尘

粒子输送到和田市城区，因此浓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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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扬沙天气下不同粒径沙尘气溶胶浓度分布 
Fig. 5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of dust aerosol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sizes in sand-blowing weather

由此可知，无论晴天、浮尘、扬沙天气，

0.1～2.5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均最高，即：空气中细

小颗粒居多，这可能是由于和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

西南缘，当冷空气自西向东或自西北向东南移动经过

天山山脉时，受天山山脉的阻挡，冷空气在天山北侧

堆积，并沿天山北侧东移，从地势低洼的吐哈盆地移

进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造成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偏

东大风或发生沙尘暴天气，即东灌天气
[42]

，当大风携

带的沙尘粒子从东向西输送过程中，大多数粗沙粒已

沉降，到和田时只剩下粒径较小的细沙粒。

图 6 是 晴 天 、 浮 尘 、 扬 沙 天 气 下 粒 径 在

0.1～2.5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分布，由图可知，扬

沙天气下粒径在0.1～2.5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最高，

总计2012×103 μg/m3，平均为7135 μg/m3，占45.2%；

浮尘天气下粒径在0.1～2.5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次

之，总计1926×103 μg/m3，平均为6273 μg/m3，占

43.3%；晴天天气下粒径在0.1～2.5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

度最少，为5146×102 μg/m3，平均为2612 μg/m3，占

11.6%；总体上，空气中粒径在0.1～2.5 μm的沙尘气溶

胶浓度，其扬沙天气（45.2%）＞浮尘天气（43.3%）＞

晴天（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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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同天气下粒径在0.1～2.5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分布 
Fig. 6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of dust aerosol with 
particle size of 0.1−2.5 μm under different weather 

conditions

图7是晴天、浮尘、扬沙天气下粒径在2.5～10 μm
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分布图，由图可知，扬沙天气

下粒径在2.5～1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最高，总计

5946×102 μg/m3，平均为2108 μg/m3，占48.2%；浮尘

天气下粒径在2.5～1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次之，总

计4307×102 μg/m3，平均为1403 μg/m3，占34.9%；晴

天天气下粒径在2.5～1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最少，

总计2087×102 μg/m3，平均为1059.3 μg/m3，占16.9%；

总体上，空气中粒径在2.5～1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

度，其扬沙天气（48.2%）＞浮尘天气（34.9%）＞晴天

（16.9%）。

图8是晴天、浮尘、扬沙天气下粒径在10～20 μm
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分布图，由图可知，扬沙天气

下粒径在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最高，总计

8875×10 μg/m3，平均为315 μg/m3，占50.7%；浮尘天

气下粒径在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次之，总计

6134×10 μg/m3，平均为139 μg/m3，占35.1%；晴天天

气下粒径在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最少，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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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1×10 μg/m3，平均为126 μg/m3，占14.2%；总体上，

空气中粒径在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其扬沙

天气（50.7%）＞浮尘天气（35.1%）＞晴天（14.2%），

即：扬沙天气下，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有

一个小幅度提升，这可能与扬沙天气下风速较大有

关，大风可以将地面一些相对较粗的沙尘气溶胶粒子

带到空气中，但较上节分析可知，总体上，空气中

0.1～2.5 μm的细小沙尘颗粒居多。

图9是晴天天气下粒径在0.1～2.5 μm、2.5～10 μm、

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白天、夜间分布，由图

可知，总体上，白天和夜间粒径在0.1～2.5 μm的沙尘

气溶胶浓度均最高，平均为2612 μg/m3，其次为粒径

在2.5～1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平均为1059 μg/m3，

粒径在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最小，平均为

126 μg/m3，这说明晴天天气下，空气中的沙尘气溶胶

浓度以0.1～2.5 μm的居多。其次，粒径在0.1～2.5 μm

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夜间平均值为3313 μg/m3，白天平

均值为2298 μg/m3，夜间高于白天；粒径在2.5～10 μm
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夜间平均值为1401 μg/m3，白天平

均值为906 μg/m3，夜间高于白天；粒径在10～20 μm的

沙尘气溶胶浓度夜间平均值为151 μg/m3，白天平均值

为115.4 μg/m3，夜间高于白天，这可能与白天地表接

收太阳辐射较强，近地表空气受热膨胀上升，上升过

程中可携带大量沙尘气溶胶粒子，夜间，地表温度下

降，相应沙尘气溶胶粒子开始沉降，因此沙尘气溶胶

浓度夜间高于白天。

图 1 0 是浮尘天气下粒径在 0 . 1 ～ 2 . 5  μ m 、

2.5～10 μm、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白天、夜

间分布，由图可知，总体上，白天和夜间粒径

在 0 . 1～ 2 . 5 μ 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最高，平均为

6273 μg/m3，其次为粒径在2.5～10 μm的沙尘气溶胶

浓度，平均为1403 μg/m3，粒径在10～20 μm的沙尘气

图7  不同天气下粒径在2.5～1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分布 
Fig. 7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of dust aerosol with 
particle size of 2.5−10 μm under different weather 

conditions

图8  不同天气下粒径在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分布 
Fig. 8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of dust aerosol with 

particle size of 10−20 μm under different weather 
conditions

图9  晴天天气下不同粒径沙尘气溶胶浓度白天和夜间分布 
Fig. 9  Daytime and nighttime distribution of dust aerosol 
concentrations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sizes under sunny 

weather

图10  浮尘天气下不同粒径沙尘气溶胶浓度白天、夜间分布 
Fig. 10  Daytime and nighttime distribution of dust aerosol 
concentrations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sizes under floating 

dust 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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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胶浓度最低，平均为139 μg/m3，这说明浮尘天气

下，空气中的沙尘气溶胶浓度以0.1～2.5 μm的居多。

其次，粒径在0.1～2.5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夜间平均

值为9263 μg/m3，白天平均值为4667 μg/m3，夜间高于

白天；粒径在2.5～1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夜间平均

值为1474 μg/m3，白天平均值为1269 μg/m3，夜间高于

白天；粒径在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夜间平均值

为122.9 μg/m3，白天平均值为176.3 μg/m3，白天高于

夜间。

图 1 1 是扬沙天气下粒径在 0 . 1 ～ 2 . 5  μ m 、

2.5～10 μm、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白天和

夜间分布，由图可知，总体上，白天和夜间粒径

在0 . 1～2 . 5  μ 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最高，平均为

7135 μg/m3，其次为粒径在2.5～1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

度，平均为2108 μg/m3，粒径在10～20 μm的沙尘气溶

胶浓度最低，平均为315 μg/m3，这说明扬沙天气下，

空气中的沙尘气溶胶浓度以0.1～2.5 μm的居多。其

次，粒径在0.1～2.5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夜间平均值

为7740 μg/m3，白天平均值为6623 μg/m3，夜间高于白

天；粒径在2.5～1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夜间平均值

为2691 μg/m3，白天平均值为1637 μg/m3，夜间高于白

天；粒径在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夜间平均值为

249.8 μg/m3，白天的平均值为355.0 μg/m3，白天高于

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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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扬沙天气下不同粒径沙尘气溶胶浓度白天、夜间分布 
Fig. 11  Daytime and nighttime distribution of dust aerosol 
concentrations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sizes under sand-

blowing weather

综上所述，浮尘和扬沙天气，粒径在10～20 μm
的沙尘气溶胶浓度白天高于夜间，这可能与风速有

关，观测期间浮尘和扬沙多发生在白天，风速较大，

粒径在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容易被风吹拂到空气

当中。相反，晴天，粒径在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

浓度夜间高于白天，这可能与白天地表接收太阳辐射

较强，近地表空气受热膨胀上升，上升过程中可携带

大量沙尘气溶胶粒子，夜间地表温度下降，相应沙尘

气溶胶粒子开始沉降，因此沙尘气溶胶浓度夜间高于

白天。

3	 结论3	 结论
本文利用粒子分级采样仪，对和田市不同天气条

件下（晴天、浮尘、扬沙）的沙尘气溶胶粒径分布特

征进行连续观测，得到以下结论：

1）晴天天气下，0.1～2.5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

最高，平均为2612 μg/m3，占68.8%，且夜间浓度高

于白天；2.5～1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次之，平均

为1059.3 μg/m3，占27.9%，且夜间浓度高于白天；

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最少，平均为126 μg/m3，

仅占3.3%，且夜间浓度高于白天。

2）扬沙天气下，0.1～2.5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

度最高，平均为7135 μg/m3，占74.6%，且夜间浓度

高于白天；2.5～1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次之，平

均为2108 μg/m3，占22.0%，且夜间浓度高于白天；

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最少，平均为315 μg/m3，

仅占3.3%，且白天浓度高于夜间。

3）浮尘天气下，0.1～2.5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

度最高，平均为6273 μg/m3，占79.6%，且夜间浓度

高于白天；2.5～10 μm的沙尘气溶胶浓度次之，平

均为1403 μg/m3，占17.8%，且夜间浓度高于白天；

10～20  μm的沙尘气溶胶粒子浓度最少，平均为

139 μg/m3，仅占2.5%，且浓度白天高于夜间。

4）无论晴天、浮尘、扬沙天气，0.1～2.5 μm的沙

尘气溶胶浓度均最高，即：空气中细小颗粒居多，这

可能是由于和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缘，当冷空

气自西向东或自西北向东南移动经过天山山脉时，受

天山山脉的阻挡，冷空气在天山北侧堆积，并沿天山

北侧东移，从地势低洼的吐哈盆地移进塔克拉玛干沙

漠东部，造成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偏东大风或发生沙

尘暴天气，即东灌天气
[42]

，当大风携带的沙尘粒子从

东向西输送过程中，大多数粗沙粒已沉降，到和田时

只剩下粒径较小的细沙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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